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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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公在世的时候，六婆
婆天天骂他“呒结煞人”。

六婆婆说，做人要有收成
结果，可是，六公公呢——她
十六岁从南山嫁过来。那时，
公爹还在世，有十几亩地，稻
桶、晒簟、箩筐、水车、风
车 、 水 桶 、 水 磨 …… 样 样 齐
全。可是，到他手里，败得一
干二净。

六公公说，我不败光又怎
样？土改一来，还不照样割
光。这份家当，留着也是个祸
根。

六 婆 婆 说 ， 你 强 盗 说 强
理，我还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要
脸的，那你去做独卵光棍，别
来害大害小……

六公公嘴巴一捋，走人。
都一把年纪了，还有什么好争
的。

可是，六婆婆是个记恨的
人，她是桩桩件件记在心。尽
管，她与六公公分开过，但毕
竟同在一个屋檐下。可以不同
房，不同床，你还能不同锅
吗？若是烧两次饭，那不更败
家吗？所以，只得凑合着过。
但六公公买来的菜，她是不吃
的，她争一口气。

记得那一年，他在赌场上
输急了，回家要钱。她正抱着
孩子喂奶，一边烧饭，柴火有
一捧没一捧的。他红着两个眼
珠子，要她的戒指，她的耳
环。她不给，他狗急跳墙，一
把菜刀就飞过来，若不是她躲
得快，就劈中孩子的头了。

这样的事情能忘吗？
六 公 公 也 不 强 辩 ， 回 头

道：我是呒结煞人，你这么大
本事，堆起了金山银山？

还是上街去。人生一世，
草木一秋，有什么大不了的？
回来时，六公公买了一条咸

鱼，放一个蛋，日子像白相人。
到年终，结算工分，六公

公尚有结余；他们母子，还倒
挂呢。

谁说我呒结煞人？六公公
不说话，把钱藏好。

不久，生产队解散了。队
里的家当，随便作个价，半卖
半送。有人要了风车，有人要
了箩筐，有人要了一把犁……
出乎六婆婆的意料，六公公竟
要了一只半新不旧的水泥船。
六婆婆骂他，要这么个笨家伙
有什么用？六公公说：说你女
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吧，你还嘴
犟。没船，这麦子谷子怎么收
到家里来？家家户户都要用
船，儿子们也要用船。爹有
船，我还问他们要船钱？别人
用船，我是买来的，当然要租
钱，三块也是，五块也是。若
是木船，我还不买了呢，漏
了，我修不起。可是这水泥
船，五年十年也不会漏啊……

六婆婆第一次觉得男人做
对了一件事。

六公公说，这是一本万利
的事。

“阿六，你的一只船，我借
两天可好？”一支香烟先递过
来。来还船时，六公公说句

“那我实受了”，就把钱放进褡
裢里。

“六公公，你的一只船可有
空，我地头还堆着三亩地的棉
花秆呢。”

“啊哟，真是对不起，别人
家已经说定了，过两天可好？”

以前，没人求着六公公；
现在，时不时有人请他一支
烟，来还船时，不但要付租
钱，还要说几句好话呢。

六公公还是搓搓小麻将。
早上蹲在粪缸头，看见大孙子
上学去，还没吃饭，就给他五
角钱，让他买几个焦饼吃。嘴
上寡淡，上街，买一斤肥肉，

嘴上油就溢出来。最倒胃口的
是，农忙时，几个儿子分摊给
他活干。今天的活还没干完，
明天的活就已经派定了。腿都
直了，哪干得动？

“搓麻将没见你喊过累！”
“他娘的，你是爹还是我是

爹？”
真的，六公公的腿是麻秆

腿，直的。人家小腿像炖粥
甏，他的小腿没个腿肚，上面
跟下面一样大小。

但 是 ， 几 个 儿 子 的 赡 养
费，他是不会放过的。一季度
一收，到了时间，他就上门直
说。有时免不了要淘气，淘气
也要讨。儿子赡养老子，天经
地义，有什么说不出口的？他
也不真生儿子的气，觉得“有
子有气”，自古而然。何况，一
坐上麻将桌，也就忘了。倒是
六婆婆，嘴不饶人：小时候要
养孩子时，咋没见你做出爹的
样子来呢？

可是，任是怎样，爹总归
是爹。儿子们过年过节，也给
烟给酒；清明或是七月半祭祀
时，总喊他来吃饭。说道：死
了，热供冷罢了；活着，多吃
点。两个女儿，还偷偷塞钱给
他，让他藏好，别让娘看见
——哎！

六公公七十三岁那年，把
船卖了。船很破了，都修了
路，少有人租船了，正好公家
征用，说是去筑坝，就索性卖
掉了。六婆婆看着六公公数
钱，揶揄道：现在，麻将可以
搓得爽快点了！六公公哼了一
声：妇道人家！

六 婆 婆 见 六 公 公 忙 进 忙
出，以为他真是忙着搓麻将，
说，你还有工夫吃饭啊？六公
公道：我是在忙做坟的事。老
话讲，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还
能活几年？趁有几个闲钱，把
坟做了，死了就有去处，也安

生了。六婆婆道：你要做，自
己做，我不跟你做一起。活
着，我吃了你一辈子的苦；死
了，我们各过各的吧。六公公
道：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
传出去，多难听，给孩子们丢
脸。坟由我去做，又不要你钱！

六公公兴兴头头忙做坟的
事。他不用孩子们插手，知道
他们忙。他自己联系石匠，联
系泥水匠，还亲自跑了十多里
路，上山监工，看着工匠平坟
基，盘坟洞。等石匠把坟碑送
上山时，他看了看坟碑上的
字。自己的大名，刻在正中；
右首是年份，左首是子孙。碑
是小了点，可是穷人要大碑干
什么，入土为安，也就够了。

“破四旧”时，那些好人家的大
碑，不都拆了，做埠头的做埠
头，架涵洞的架涵洞，填路基
的填路基，何尝有好下场？这
样一想，也就释然。他又看了
一遍，看有没有写错字，突然
发现“德配何氏”的“德”字
漏了。咋漏了呢？“配何氏”，
也不算错，可是，人家的坟碑
上，都写着“德配”，难道我的
女人就不配“德”？好歹，她也
拉扯大了一群孩子。六公公决
定去找石匠理论。

石匠说，坟碑都已上山，
晚了。六公公硬是让他上山去
刻上“德”字。

六公公每年都要去看一趟
自己的“寿域”，自己出钱造
的，他挺满意。他被老太婆骂
了一辈子“败家子”，临到头
了，谁说我没有收成结果？小
队分散时，我买了船；卖了船
后，又自己造了坟。有了坟，
就有了结果嘛！

终 于 ， 六 公 公 走 不 动 路
了。村里，就数他男人堆里年
纪最大。他摔了一跤，过了几
个月，也走了，没什么大痛
苦，也算得寿终正寝。走的时
候，子孙都在身边，老太婆也
在身边。

他对六婆婆说：你骂我呒
结煞人，我好歹也自己做了
坟。你再多活几年，旁边的坟
洞，给你留着……

六婆婆不响，只是揩眼泪。

六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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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成 大 面 对 北 廷 满 朝 的 虎
狼，面无惧色。

他知道此行的外交任务并不
轻松。可是，为了完成皇上的心
愿，为了朝廷的尊严，他毅然担
起了这一重任。

六年前，宋朝不得已与金国
签订了“隆兴和议”。

当初，宋孝宗登基不久，颇
有雄心。他在金国步步紧逼的局
面下，先发制人，主动北伐。可
是，符离大战，宋朝一败涂地。
一个战败国的和议，只能是以屈
辱收场。可是，宋孝宗并不甘
心，尤其是祖宗陵寝沦陷北国，
而北国来使自己必须下榻站立迎
接，总使他的自尊心隐隐作痛。
那和议上所谓的“叔侄之国”，本
质上与“向金称臣”并没有多少
区别，不过是略为委婉罢了。

宋孝宗是一个很想“有为”
的皇帝。虽然，重新北伐还须从
长计议，但外交上未妨主动出
击。于是，想派使臣出使金国，
有所改变。可是，宋金之间已签
和议，除了婚丧喜庆遣使之外，
本已没有什么好谈。如果无辜遣
使，等于节外生枝，是不受欢迎
的。当时，宰相想让大臣李焘前
去；可是，李焘却说：“这是宰相
想杀我啊！”

当此之际，范成大慨然请行。
范成大此番出使，假托资政

殿大学士的身份，充任特命专
使，目的之一是要求金国归还宋
朝皇帝的陵寝之地。因为这一条

于情于理都还说得过去，就写进
了国书。可是，要求改变宋朝皇
帝下榻起立迎接金国国书的礼仪，
却须以使者私人奏疏的形式提出。
宋朝之所以不敢正面提出这一要
求，因为还不能撕破与金国“叔侄”
关系的面纱，万一酿成外交灾难，
可以让使者个人承担，朝廷尚有回
旋余地。可是，这无疑增添了范成
大此行的难度。他隐隐感知，此行
是有去无回了。

临行前，孝宗亲自召见他，
说道：“朕之所以选择你，是因为
你气宇不凡。听说大家都十分害
怕这次出使，是这样吗？”范成大
回答道：“臣已经料理好家事，做
好了最坏的打算，心中坦然，并
不畏惧。”孝宗又是感动，又是伤
感，说道：“这次并不是我方要完
全撕毁协定，金国何至于要了你
的性命？不过，像苏武一样被扣
留北国受苦受难或许会有吧。朕
心里也明白此行的危险，就实话
对你讲，否则就辜负你了！”

皇上的抚慰，就是最好的饯
行。就这样，范成大决然踏上了
出使金国的征途。

范成大是闰五月起程的。渡
过淮河，就到了金国地界。好一片

中原故土啊，可是如今却沦于敌
手，能不让人心痛吗？过宿州时，他
想起了当时的符离之战。五更出
城，鬼火满野，“狐鸣鬼啸夜茫茫，
元是官军旧战场”，不由心中泫然。

每到一地，总是触景伤情。
一进汴京，更是让他情不能自
已。在“旧宋门”外，本是当年
被称作“东御园”的宜春苑，可
如今却是一片荒凉，到处是坟冢
和狐獾的洞穴。想起唐代安史之
乱后连昌宫的萧瑟，今日之宜春
苑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连昌
尚有花临砌，断肠宜春寸草无”，
此情此景，能不使人起黍离之悲
吗？站在州桥上，南望朱雀门，
北望宣德楼，都是当年的御街，
可是二圣何在，朝廷何在啊！这
时，周围的人认出了范成大一
行，原来是故国的使者，都倍感
亲切，围拢来问长问短，说是盼
着光复的一天。范成大激动万
分，更觉无颜对中原父老——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
等驾回。

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
六军来？

一腔孤愤，更加坚定了范成
大此行的决心——绝不能辜负朝
廷的重托，不能有辱使命。到邯
郸城南，经过蔺相如墓时，他借
诗言志，道是：“兹行璧重身如
叶，天日应临慕蔺心！”

身在金国，面对金国的外交
接待人员，范成大不卑不亢，神情
自若，显示出汉使必要的威仪。他
的风度，博得了金人的好感，以至
于金国有人因为仰慕范成大的大
名，也要求模仿他戴巾帻。

到了燕山，范成大秘密拟就
要求改变受书仪式的奏章，等着
金世宗接见。上殿那天，他把奏
章藏在袖中。金国是虎狼之邦，
可是范成大的内心是强大的，充
盈着浩然之气。所以，上得殿
来，并不胆怯，而是声情凛然，
言辞慷慨。他先递上国书，表达
宋廷之意。金国君臣认真倾听，
例行外交礼仪。这时，范成大突
然上奏道：“两国已经交好，结为
叔侄关系。可是，受书的礼仪与
此不相称，我有疏上奏！”于是，
取出笏板递上奏疏。金世宗大吃
一惊，因为这是违反外交礼节
的。他很不高兴，说道：“这里难
道是你上疏的地方吗？”几个近身

大臣则用笏板硬地标示他起来。
范 成 大 跪 立 不 动 ， 神 色 肃 然 ，
说：“这封奏疏如果不能送达，我
宁愿死在这里！”当此之时，金邦
上下，虎视眈眈，朝堂之上，气
氛凝重。左右大臣有的怒目而
视，有的大声呵斥，有的要拉他
下去，太子甚至说：“宋使无礼，
以下犯上，推出去斩了！”幸亏有
人阻止了这一动议。范成大面对
金人的虎啸狼嚎，早把生死置之
度外。有那么一刻，他的眼前似
乎浮现出皇上下榻迎书的屈辱，
遗民泪尽胡尘的痛苦，蔺相如完
璧归赵的大智大勇。他就这样屹
立着，壁立千仞，生死以之，仿
佛一个逼视敌手的剑侠，只等着
对方的屈服。眼看就要酿成外交
僵局，金世宗示意了一下，左右
退下。范成大的名士气节，使他
感到棘手，看来想通过威吓使他
屈服是不可能的。金世宗的内心
也在不断权衡利弊，为了不致太
尴尬，他使了个缓兵之计，命人
先把范成大“送”回馆舍。

第二天，守卫的差吏私下告
诉范成大，有人主张要把他留下
——扣留使者，甚至把他杀了，
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范成大一

点都不感到意外，可他并不后
悔，就如曾子所说：“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此番出使，
本身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
自当坚守立场，不辱使命。这
时，他想起了苏武。当年苏武手
执汉节，北海牧羊。匈奴说：“羝
羊生奶，方允回来。”苏武不为所
动，矢志不渝，白首始归。今
天，我范成大愿做苏武第二，不
达目的誓不罢休——

万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
一沤浮。

提携汉节同生死，休问羝羊
解乳不！

也许，是范成大的凛然正气
触动了金世宗的正义感；但更可
能的是，金世宗也不想把宋金关
系搞僵，因为当时谁也没有绝对
的力量战胜对方，两国处于战略
平衡状态，金国没有必要先摊
牌。于是，金世宗以退为进，派
人到馆舍接受了范成大的奏疏，
并给予回复，让他带回宋廷。

此前，宋廷也曾有人出使，
却受尽屈辱，狼狈而回。

本来，这是一次更加艰难的
出使，而范成大却出色完成了外
交任务，全节而归。他不畏强虏
的胆略和慷慨豪迈的辞气，不仅
使金国朝野震动，也维护了宋廷
的尊严——这使他获得了敌对双
方的一致赞扬。

虽然，宋朝的两点要求，金
世宗一条都没有答应。但是，这
已不是一个使者所能左右的了。

提携汉节同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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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的一声，门关了，人走了。
沈冰儿呆愣愣的，望着门的方

向，仿佛瞳孔放大，一切都如镜中
花般虚无起来。等到回过神来，只
有一盏镜灯亮着——夜越发深了。

她就这样一直坐在梳妆台前。
台上有一层毛茸茸的灰，她拿

毛巾拂了一下。一个偏角里的抽屉
的环勾住了毛巾的丝，她无意中拉
开了这个小抽屉，翻了翻，都是些
没用的东西：一个针线团，一板只
剩一半的药，一个早已没用的粉饼
盒……她的嘴角抽搐了一下，仿佛
这就是她凌乱的生活。

这时，她发现里面露出红丝的
一角，一拉，拉出个沉
甸甸的东西，用丝帕
包着，背上结着一个
钮。

——菱花镜！
她打开丝帕，一

下 子 仿 佛 回 到 十 年
前。

镜子已经锈迹斑
斑，绿铜花开满了镜
背，正面也已模糊。她
用丝帕擦了擦，可仍
然 照 不 出 自 己 的 影
儿。

这枚菱花镜是老
师所送。那时，她正艺
事日进，声名鹊起。

“冰儿，你真的要
走了吗？老师实在舍
不得你——菱花镜做
个纪念吧。”

之前，她以一曲
《菱花镜》在大奖赛中
脱颖而出，受人瞩目。
有一天，在艺校的宿
舍里，她正对镜自照，
背后传来一个陌生而
又熟悉的声音：

“你就是那个唱《菱花镜》的沈
冰儿？”

她转过头来，惊得立马站起
来，不敢正眼看她，只轻轻唤了一
声：“柳老师！”

《菱花镜》是柳派名段，她做梦
都没想到柳老师会来看她。

“你唱得这么好，愿意做我的
学生吗？”老师说话像戏里的念白。

陪同的人赶紧示意：“还不拜
见老师！别人想拜师，柳老师还不
收呢。”

她一时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
行礼。还是柳老师善解人意，说你
向我鞠个躬吧，我就收下你了。

她是老师唯一自己找上门的
弟子。

柳老师倾囊相授，人人都说她
的唱腔、表演乃至神情都酷似柳老
师。可谁会料到，她竟任性地一走
了之！

她跟着男人出国了，甚至连后
来老师去世，都没回来。

那男人，是一位公子。
那时，她还真没那么多机心，

看他谈吐文雅，潇洒大方，就爱上
了。爱上了就没法消停，就像戏里
演的那样，有了生生死死的感觉。

可是，十年一梦，人去楼空。
此刻，面对老师送的菱花镜，

她突然有了唱戏的冲动。起先，只
是轻轻地哼唱，“菱花镜啊！菱花镜
啊！”泪水忍不住溢出来；突然，一
个高音，“菱花镜啊！”如杜鹃啼血，
声如裂帛。她没想到，高音还能唱
上去。以前，有几回，她拖地时，试
着唱上去，都卡壳了。跟了男人后，
她没再放肆地唱过戏，她想做一个
温柔贤淑的女人，相夫教子。而柳
派的戏，大多酷烈，大起大落，有种
锋利的感觉。男人虽然没说，她自
觉不祥，就渐渐冷了下来。

可是，就在此前，男人竟口出
恶语：你总是改不了你那戏子的德
性！

她脑子里“哄”的
一下，一片空白。每念
及此，她总感到彻骨
的寒意。阴差阳错，人
生如戏，她忍不住笑
了两声，就仿佛是演
戏时的表情。表情是
真中有假，有技巧的
成分，可是她已不需
要技巧了，她忍不住
笑，又忍不住痛哭流
涕。“面对菱花猛一
惊 ，突 见 白 发 鬓 角
生”，离开舞台，她就
像一朵失水的水仙，
那么苍白。“菱花镜
啊！菱花镜！我与你同
尝人间酸苦酒，我与
你共识俗子冷酷心！”
她渐渐起了性，自由
地抒唱起来。她拿着
那 块 包 菱 花 镜 的 绸
巾，不由自主地挥动
着。但是，丝巾毕竟太
小了，她感到缺点什
么。她实在太需要张
扬起来，舞动起来。她
看了一眼床单，从叠

好的被子下抽了出来，披在身上，
手臂上顿时有了水袖的感觉。水袖
是心灵的外化，她的心灵太需要释
放了。

小的时候，她就喜欢披着毯子
唱戏，那时多单纯啊！

她动情地舞着，向菱花镜倾
诉：“你不该忘恩负义、抛弃故人、
咒我年长、笑我憔悴、陷我受苦、误
我终身、害我漂泊、单身只影、无依
无靠、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孤孤零
零、桩桩祸福、件件不幸，全怪你！
全怪你！全怪你！全怪你！变我容颜
改我形！”她歌之念之，快板如剁，
终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把床单舞
动得如莲花怒放，狂飙四起……

突然，门开了，男人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她，拿起忘了的提包，在
门口背身停了片刻，又走了。

沈冰儿连睬都没睬他，依旧唱
戏。她第一次觉得，舞台比男人更精
彩。

后来，在柳老师去世三周年的
纪念演出上，她以复出的姿态，把
这出柳派名剧演得艺惊四座，情动
幽冥。

对着菱花镜，她想，也许老师
会明白的。

菱
花
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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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燮钧近影

近日，我市作家岑燮均的小小说《六公公》（原载2017年第7期《小小说大世界》）
被中国作协《小说选刊》（第9期）选载。

能否拿出一个版面，发表他的作品？我们乐于尝试一下。
宁波的文艺家在公认的权威刊物或赛事上发表作品、获得奖项，我们自然要不

遗余力地为之鼓掌，以示激赏。建设“名城名都”，需要一支优秀的文艺“甬军”。我们
愿意以最大的诚意，为本土作家、艺术家的成长，尽一己之力。

岑燮钧，1973年生，浙江慈溪人，省作协会员。作品散见于《四川文学》《安徽文
学》《小说月刊》《文学港》《短篇小说》《天池》《金山》《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
刊物，并多次入选年度排行榜和年度选本。小小说集《戏中人》入选“宁波青年作家创
作文库”第3辑，并于去年年底出版。今年5月，慈溪市作协为《戏中人》举办了研讨
会。另著有散文集《文人之美》。今择其二三，以飨读者。


